
跟着古诗赏秋色

秋天，是成熟和收获的季节，满眼
的田野金黄，满眼的硕果满枝，自古以
来就会激发文人咏诗颂词的雅兴，使
其酝酿出许多不朽诗篇。那些唐诗中
的秋景秋韵，今天读来仍使人产生身
临其境之感，回味无穷。

秋天是一个百花凋零、众芳摇落
的季节，因而唐诗中不乏萧瑟的意
境。如许浑的《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
一诗：“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
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关迥，河
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
樵。”在这里，诗人将眼见的苍苍树色
和耳听的汹汹河声描写得绘声绘色，
并将红叶、长亭、残云、疏雨、苍树、黄
河等进行记述糅合，犹如在读者面前
徐徐展开了一幅秋日旅行图。而张籍
客居洛阳之时，面对萧瑟的秋风，不由
得想起家事，作得《秋思》一诗：“洛阳
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
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秋风给
人带来的肃杀之气，使木叶黄落，百卉
凋零。诗人就是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
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
细节，异常真切细腻地表达出对家乡
亲人的深切思念，也给读者带来了内
心的暗示和联想。

不过，在诗人眼中，秋季的风和水
也充满了感情，自然也多有吟诵。如
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就
表现出男子汉的豪迈雄浑：“八月湖水
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
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诗人面对浩渺无垠的湖水，想到
自己功名未遂，便托物抒怀，曲笔擒旨，将自己希望有人援引入仕
从政的心愿寓于浩渺阔大、汹涌澎湃的自然景物中。

当然，说到秋天，自然离不开枫叶与菊花。枫叶作为一种可以
与花儿相比美的特殊叶子，自然会成为诗人们的最爱。杜牧所做
的《山行》一诗，可以说是千古绝唱：“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
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短短四句，使深秋山林
之迷人景色跃然纸上，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片色彩明丽的空阔境
界。仔细品味，全诗不只是即兴咏景，还是咏物言志，字里行间透
露着诗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寄托，读者可以在阅读中受到鼓舞与
激励。而作为秋天节令花卉的菊花，在诗人的笔下也情趣相融，常
常有感而颂。如李白晚年之时与友人于重阳日饮酒赏菊时，作有
一首《重阳夕上赋白菊》：“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还似
今朝歌酒席，白头翁入少年场。”诗人的手法，使读者仿佛看到了满
园金黄色菊花中的一簇“孤丛色似霜”的白菊，从而产生了“万绿丛
中一点红”的意境与感觉，特别是“似霜”的比喻，使白菊的皎洁色
彩更加突出与鲜明，流露出作者虽然年老但自己并不觉老的积极
心态。

秋本无情而人有情。当我们行走在秋天的旅途时，感受一阵
秋风，采撷一片秋叶，吟赏一首秋诗，一定可以体味到蕴含其中的
情感，为我们平淡的生活平添一些浪漫的诗意。

吟唐诗

品秋韵

□

袁文良

秋日，天高云淡，阳光赤黄可爱。我和朋友一道
登滕王阁，一睹其芳容。

滕王阁耸立于江西省南昌市城西，赣江和抚河
汇合处，与黄鹤楼、岳阳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

伫立跟前，抬头仰望，其主体为宋代仿木结构，
碧瓦丹柱，雕梁飞檐，阁角向上翘像鸟儿的翅膀。在
阳光的照耀下，愈发显得熠熠生辉，高大雄伟。

滕王阁高 57.5 米，共九层，其中两层基座。奇
怪的是，外观仅能看到三层，这是怎么回事呢？朋友
笑着告诉我，滕王阁建筑风格独特，是按照“明三暗
七”的格局建造的，即外面只能看到三层，里面却有
七层。可见当年的建筑技术是何等的高超。

我们兴致勃勃，拾级而上。踱入第一层，一副楹
联跳入眼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
是毛泽东同志送给他儿媳邵华的生日礼物。1989
年主阁建成时邵华主动把它捐赠出来，成为镇阁之

宝。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正前方那幅大型汉白浮雕
《时来风送滕王阁》，据介绍是根据明朝冯梦龙的《醒
世恒言》中的名篇《马当神风送滕王阁》创作的。

步入第二层，便看到这里聚集的江西自先秦以
来的历代名人肖像及部分诗词书画作品，里面有陶
渊明、黄庭坚、杨万里等80位名家，他们虽然不全是
江西人，但是史料记载，他们建功立业在江西，成家
成名在江西，一生辉煌成就在江西，所以江西老表把
他们当作自家人。也许是沾了他们的灵气，江西有
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

三层、四层⋯⋯点金描银精巧的雕刻，龙飞凤舞
的书法作品，叫人赏心悦目，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滕王阁有什么由来？我心里一直纳闷。友人看
出了我的心事。他说，滕王阁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李
元婴任南昌都督所建。贞观年间，李元婴封为滕王，
他建造的楼阁均以他的封号命名，所以就叫滕王
阁。我听完茅塞顿开，不停地点头。

踏上七层，顿觉视野开阔，秋风拂面，心旷神
怡。楼下建筑群历历在目，赣江水缓缓流淌，绿树红
花尽收眼底。原来这里是登高览胜的最佳处，也是
诗人王勃挥笔写作《滕王阁序》之所在。中厅是苏老
先生的手书《滕王阁序》，我们不由得驻足徘徊。徜
徉其间，耳畔仿佛听到了当年文人墨客一边推杯换
盏，一边吟诗答对的热闹场面,仿佛看到了阎都督面

对滔滔赣江水，对酒当歌吟诵《滕王阁序》：豫章故
郡，洪都新府⋯⋯

公元 663 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阎都督在新落成
的滕王阁宴请文人骚客，王勃正好路过，应邀入席。
酒酣之际，阎都督起身说：“诸位都是当今名流，请写
赋为序，使滕王阁与妙文同垂千古。”话毕，竟无一人
动笔。王勃站起身，凭栏远眺，此时正值秋天，秋高
气爽，秋水与长天连成一片⋯⋯沉思片刻，他文思如
泉涌，卷起袖口，挥毫即书，一气呵成《滕王阁序》。
阎都督端起酒杯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诵起来。当他读
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时，赞
曰：“奇才奇才也！”，王勃从此名扬天下，《滕王阁序》
也成了千古绝唱！

登上八层，也是最高点（9 层是设备层）。只见
中间有一个天井，井上方有一个漂亮的旋藻，寓意天
圆地方，世间太平。仔细一数，发现旋藻划分为 24
根曲线，即代表一年24个节气，一天24小时。在题
匾上方有“九重天”3字，是指滕王阁共有9层。

今非昔比，滕王阁历经 1300 多年的风风雨雨，
期间兴废交替 29 次，如今依然屹立于赣江边上，犹
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人虽然苍老了，但精神矍
铄，雄姿不减。1989 年滕王阁主体结构维修后，重
焕昔日生机与活力，前来观光者络绎不绝。

滕王阁，我何时再睹你的芳颜？

暮秋，寒山寺外的梧桐渐
被秋霜染黄，巴掌大的叶子瑟
缩在秋风里，翩然而下，跌落在
寂静的小径。

秋天，自古文人多愁绪。
徜徉着斑斓秋景，仿佛看到张
继，那素衣紧裹着的瘦削身体，
掩饰不住巨大的愁绪。轻舟从
长安到姑苏，迢迢的水路，载不
动苦闷的落榜。曾经的意气风
发、恢宏志向，在公榜刹那，灰
飞烟灭，装着那份沉重的失落，
他失魂落魄的眼神，跟随一路
的秋风吹向江南。

江南，丝竹弦歌，画舫舞
影，因秋着染的水路，色彩绚
烂。两岸的树绿、花红、菊黄交
相辉映，搅乱了一江碧水。不
时斜拂水面的火红枫叶，寒山
寺墙头探出的几朵粉白的花
朵，没能吸引住张继。他呆立
船头，感受昼夜萦绕在水面的

阵阵凉意，触目片片落叶飘落水面的清冷凄迷。心思歌
舞升平的背后，或许只有邻水人家贫寒的忧伤。

船穿乌啼桥，他没数清这是经过的第几座桥。小巧
的乌啼桥，耸立在运河微微漾动的水面。石栏杆流动，石
桥板传声，船打破了水面的圆拱，粼粼的青瓦和灰白的骑
墙，都成了背后的风景。船头勾勒出新的那道美丽弧线
时，青石板缝隙中的一丛青草和几朵野花，都清晰可见，
轻轻摇曳中，似乎也感知秋天的夕阳衰落。

夜幕降临，船行了80多米，悄然停在了枫桥的泊区。
枫桥旁的寒山寺，面西朝东，一段黄色的影壁缓缓流

淌在运河里。影壁遮掩了寺院的曲径与幽深，遮掩不住
庙宇的飞檐斗拱和声声诵经。寺里有两个和尚在修行，
一个叫寒山，一个叫正德。两人晨钟暮鼓，毫不懈怠。寺
内烟火不因和尚少而清冷，小小的木栅门人来人往，磕头
烧香的人满怀着各自的心事。

张继，没走下船舱，他不会为自己的前程，烧上一炷
香，卜上一卦。只是一个忧伤的夜晚，一次偶然的夜泊。

那一夜，张继起来又躺下，反反复复，辗转难眠，直到
深重的静谧，让他疲惫的身心迷糊睡去。不觉间，寒山寺
的钟声，悠远浑厚地响起，惊碎了一河的星辰，扰醒了张
继的秋梦。千般愁绪，万般失意，在缥缈的钟声余音里变
成了一首诗。

从此，唐朝少了一个落第的考生，多了一名诗人。
中秋小假，我随着涌动的人群走进寒山寺。站在高

高的乌啼桥上，俯视青碧碧的水流，揣想游人怀古的思
绪。偶尔悠长的钟声响起，声音依旧浑厚有力，穿透了高
高的院墙，散落在飘着秋草花香的河面上。

晚上，坐小木船，顺古运河游玩。两岸小桥长廊绚
丽，亭台楼阁溢彩，霓虹流光闪烁。一位身穿旗袍的女
孩，怀抱琵琶，走进舱内。纤纤素指在细弦上游走，铮铮
之音下，是一曲苏州评弹《枫桥夜泊》。吴侬软语曲声，船
儿荡荡悠悠，游人如坠梦境。穿越时空，那千年前的张
继，已在秋风中转身，留下渐行渐远的背影。

□

刘福田

那一曲枫桥夜泊 寻常清梦到丽江
□ 沐 墨

走马滕王阁
□ 刘立新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唐代诗人王勃笔下的滕王阁风光无

限，美不胜收，令我心驰神往，向往不已

在一个域名为云贵高原的地方，有一种风格
独特的输入：相忘江湖，老在丽江。明代诗人楼
琏有诗云：“摩岁中山标积雪，纳夷流水带金沙。”
以玉龙雪山的皎洁为背景，在纳西千年民俗酝酿
出的芳香中，一路金沙流水，与那么多的游子依
偎，丽江，熨平过多少心灵！

“夜清先月午，秋近少岚迷。若得山颜住，芝
差手自携”，霜露惊秋的丽江，正值清洗灵魂的时
刻。凌晨 5 点出发去玉龙雪山，进入海拔 3000
米高度的时候，一片寂冷，明显感觉到骨头的发
声。这个时候，喊一句：“天凉好个秋！”似乎很是
激爽，在皑皑山脉面前，连怅惘都是明净的。随
后，在服务站，羽绒服披身，秋的感觉就瞬间被隐
匿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冬的节奏。

乘缆车直上，穿越在时光的苍茫中，去寻回
真实的自己。抬头望向天空，星光淡了，云轻如
薄纱般在雪山周围移动，原本暗黑的苍穹的底
片，渐渐清晰起来。至4600米高度，看见第一缕
阳光在极远的暗处喷涌而出，山上的雪如同水银
滑流，游荡不羁。在轻微的晕眩之中，眼里出现
幻觉般红白相映的色彩，分不清天地山雪，或者
无须分辨，我只需努力提醒自己，把一个从导游
处听来的神话记在心里——一米阳光。

这是一个关于殉情的凄美故事，其中我听懂
了，在爱情激烈的深处，是纳西人向死而生的愿
望。玉龙雪山，不愧是一座风尘绝世的情山。尤
其在这个明朗的季节，我从故事里，感受到她凝
重里带着纯粹，纯粹中又含有痴情。

在那个母系社会里，人们崇尚爱情和婚姻的
自由。当情路受阻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殉
情，以表自己对爱的忠贞。“墟里生红药，人家发
白泉”，丽江山水景物得天独厚，自古以来是不由
分说，也是无以复加的。然而唐代诗人皮日休的
这首诗中还有一句“儿童皆似古，婚嫁尽如仙”，
之于纳西族殉情的传说，与婚姻如仙显然有所出
入。不过，唐朝的丽江还是个边陲之镇，大唐之
音追到这里难免落寂，平凡戍客看到的只是风
景，至于故事，似乎从未被诗歌开启。我想，这便
是丽江，任何一种赞美，都多余，她无须诗意，因
为她本身就是诗意，纵然生死爱怨，也纯粹清决。

有了一身山水痴情，再去逛丽江古城，原有
的异乡感渐变渐弱。身后，是一段穿越之路，穿
过去，找到了前世，走出来，又寻回今生。

穿行在迷离交错的石巷，不必猜测哪个方向
会有更绝美的风景，因为任何一处都收藏着丽江
遗韵。溪水窗阁，巷陌桥头，东巴文字，纳西阿
妹，这一切在静秋岁月备显明媚鲜妍。无思无
想，只是游逛，坐在一个驼铃店里听风，站在一家
木刻铺前闻香，披一身扎染过市，与一个陌生朋

友邂逅，就借那些“活着的象形文字”或安静沉
思，或欢快舞蹈，这才是尘世的生活。吃一顿纳
西风味的美餐，做一个有驼铃的美梦，在一个闲
散的下午，随人群拥簇街边打一个手鼓，唱一首
歌，到文艺青年的身边去学画一幅画，再和上一
首诗，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平凡和笨拙而讥笑嘲
弄。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以云
霓彩霞织衣，与瑟鼓歌舞相伴。

徐霞客曾在《滇游日记》中描述丽江古城“民
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末古城居民达千余户，可
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丽江成为中国经典的
古城，她流传不衰的拱桥，砖的叠砌，石的垒筑，
纳西族人节日的盛会，耕织雕染，把一座古城的
心情表达得含蓄又激情。据说丽江世袭统治者
姓木，因此城势布局为木字加框，“困”之故。难
怪来这里的人都懒洋洋的，喜欢发呆、犯困，让心
灵深沉，隅居一角悲喜随缘。历史上，木府风云
并非机缘的契合，丽江纳西名称叫“巩本知”，“巩
本”为仓廪，“知”为集市。以其木本巩其城，守其
心，延绵千年。

面对如此丽江，我们是否还会追问：我是
谁？从哪里来？岁月之于这里，诠释着不同的生
命真意。千百年前遗落在这里的美丽，千百年后
在这里仍然能够找寻。所有来到这里，客居的，
定居的，原居的，都带着各自悲喜的故事，在嵌雪
的圣山下，在流水的桥头上，安然地抛掷过往。

夜临楼阁饮茶，俯瞰丽江夜色，整个古城原
色原味地维持着千年的繁华。望着闪烁的万家
灯火，众生万物都在这无法辨认纵横交错的密巷
小街之中，如河水分流注进无数沟渠，喧嚣着，生
机蓬勃的活着⋯⋯不会因为你把她当成“景点”，
看罢离开就变得寥落。丽江以她木的本色，替来
客收纳灵魂，让生活释放幽香。我想，一座古
城，不仅是艺术和情感的
范畴，丽江带给人更多的
是，每一条街，每一个商
铺 什 物 ， 每 一 朵 花 一 棵
草，每一缕空气的存在，
都 给 人 保 留 了 回 忆 和 梦
想。她，之所以成为古城之
最，心灵之城，在于她以艺
术的方式和俗世的温暖告
诉人们——这儿，拥有美好
的爱和时光的慢。

千般愁绪，万般失

意，在缥缈的钟声余音

里变成了一首诗

“夜清先月午，秋近少岚迷。若得山颜住，芝差手自携”，

霜露惊秋的丽江，正值清洗灵魂的时刻


